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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嘉祥的北马官屯，这片土地永远是我生命
的起点。近日，接到故乡传来的消息：丙午年（公元
2026年）正月初五，北马张氏要在祠堂举行请谱祭祖
大典。那一刻，仿佛有一双手轻轻推开了时光的门
——我这个离家五十年的游子，心忽然就飞了回去，落
在那熟悉又温暖的老家。

在这喧嚣流转的人世间，如果真要找一个永恒的
方向，那一定是“家”。而老家的祠堂，就是我们这些散
落四方的子孙，共同寻找的根。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一家烟火温热，一国
才能生生不息。祭祖，是一场静默而庄重的仪式，是孝
道的延续，是对先人的缅怀与致敬。它不仅唤醒亲情
的记忆，更让一代代人重新看见自己从何而来、为何在
此。古人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这份诚心，是
血脉里流淌的温柔，也是生命向上生长的力量。

转眼，近二十年了。上次祭祖的情景还如昨日般
清晰——那是2007年的春天。而今日之中国，已迈入
崭新的时代，我们的家族，也随时代的脚步走向富裕兴
旺。这次祭祖，早已不只是一次仪式，而是一场精神的
返乡，一次向生命源头的深情眺望。

家人嘱我为祠堂题匾，我提笔写下“追宗思远”。
墨迹未干，仿佛看见列祖列宗从岁月深处缓缓走来，目
光宁静，身影温暖。这份追思，从来不是简单的怀念，
而是让沉睡在血脉里的记忆，再一次醒过来、活过来。

张姓的故事，要从久远的过去说起。始祖挥公，是
黄帝的子孙，因制作弓箭、辅佐征伐而立下大功，被赐
姓为“张”。“弓长”张——字里藏着一股开拓的勇气与
韧劲。千年过去，《长弓舞》的铿锵、《挥公颂》的悠长，
依然在传唱这份来自始祖的荣光。

民间常说“张王李赵刘，走遍天下稠”。张姓排在
首位，自有其深厚底蕴。传说中连玉皇大帝也姓张，虽
是神话，却也为这个姓氏添上一抹温暖的传奇。史书
中的张姓人，如创立道教的张道陵，人称张天师，早已
化为文化血脉的一部分，流淌在我们身体里。

族谱一页页翻过，泛黄的纸页记录着我们这一支
的迁徙之路。始祖岱岭公住在成都，他生有二子：重
九、重阳。重九公是张海一支始祖；重阳公，是我们北
马一脉的始祖。后来几经辗转，先祖曾定居在直隶真
定府枣强县。如今的河北清河，已成为全国张氏祭祖
的圣地。每年五月廿八，来自四海的宗亲汇聚在“华夏

张氏祖庭”，香火缭绕中，是我们共同守望的精神故乡。
明朝永乐年间，先祖张成公携妻李氏，随军迁到山

东武城，也就是今天的嘉祥县城西北的马官屯。朝廷赐
给军田，新的家园，从此扎根。春种秋收，四季轮回，张
氏在这里开枝散叶。如今族谱上已有2492人，散居于
北马、彭庄、南马等地，如同一棵参天古树，生生不息。

北马张氏祠堂建于清道光十一年，历经一百九十
五年的风雨，青砖灰瓦间满是岁月的印记。去年，我们
已将它申报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不只是一座
建筑，更是家族记忆的安放之处，承载着几代人的悲
欢、起落与坚守。

北马张氏第九次续修族谱，是家族的一件大事。
新谱顺应时代，首次将女儿、媳妇的名字郑重写入。这
部厚重的家谱，将成为传家之宝，不仅家族珍藏，也将
存进县图书馆、麒麟觅境藏书阁。那些散发着墨香的
名字，会静静穿越时光，向后人讲述这个家族的坚韧与
荣光。

张氏的子孙，无论走到哪里，都守着祖辈传下的品
格。从政、经商、参军、求学、务农、务工……每个人都
在自己的位置上勤奋努力，默默发光。去年，嘉祥县政
协编写《嘉山祥水·嘉人卷》时，家族中多人名列其中：
有鞠躬尽瘁的老干部，有为国牺牲的烈士，有保家卫国
的军人，有诲人不倦的教授，有勇闯敢干的企业家……
他们如繁星点点，照亮了张氏的门楣，为北马老张家争
了光。

江河万里，不忘源头。树高千丈，不离其根——这
是我们每个张氏子孙刻在心里的声音。无论走得多
远、飞得多高，血脉的呼唤始终清晰。我们来自同一
处，本就是这世上最亲的人。

祭祖大典的筹备，是一场亲情的总动员。街坊宗
亲反复商量，即便有不同的意见，也都是出于对家族深
深的爱。新谱的编校印刷，工程浩大，编撰、校对者默
默付出，只为留下一部可以传世的纪念。

待到典礼那天，我们张氏子孙站在祠堂前，香火轻
轻升起，仪式庄重而成。我们将轻轻告慰先祖：

今日之中国，国泰民安；今日之张家，人丁兴旺；今
日之子孙，发奋图强。

在漫长的时光里，我们会记得家的重量、国的情
怀，用自己的方式，继续书写这个家族的故事，让那份
历久弥新的光，永远温暖，永远明亮。

血脉回响
张恒涛（嘉祥） 苍鹭惊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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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地万物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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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一次和谈

苍鹭呼唤一片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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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在中卫通往固原的公路上行驶，窗外掠过一片
又一片白墙红瓦的村落，如散落在黄土高原上的珠串，
在秋日晴空下泛着温润的光。这连绵不绝的崭新民居，
竟让我恍惚——这里，真的是西海固吗？

那个在史书里“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那个让几
代人心头发紧的西海固，此刻正以如此安详而舒展的
姿态，铺展在西北高远的蓝天下。

记忆还停留在泛黄的照片里：漫天的风沙，龟裂的
土地，低矮的土坯房蜷缩在山坳里。水，曾是这片土地
最奢侈的梦；活着，曾是生活最沉重的命题。而今，整
齐的院落，硬化的村道，房前屋后新垦的菜畦，都在诉
说着变迁。隔着车窗，我仿佛看见了院里晾晒的金黄
玉米，听见了屋内传出的笑语欢声。

这白墙红瓦，不正是西海固做了百年的梦吗？它
曾经遥远如海市蜃楼，如今却真切得触手可及。

傍晚时分抵达原州区。这座曾经的边陲小城，如
今出落得亭亭玉立。整洁的街道流淌着车灯的光河，
闪烁的霓虹点缀着夜的帷幕。广场上，随着音乐起舞

的人群；公园里，携手漫步的夫妻——这些在别处寻常
的城市图景，在这里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它们见证
的不仅是城市化的进程，更是一个地区从挣扎求生到
从容生活的历史性跨越，是千千万万人命运的真实改
写。

夜色渐浓，我站在酒店窗前眺望这座灯火通明的
城市。忽然明白，西海固的梦想从来都不宏大——它
只是每个清晨灶台上升起的炊烟，是每个孩子课堂里
的读书声，是每个老人病床前的安心守护，是每个年轻
人不必背井离乡就能实现的人生价值。

这梦想，穿越了岁月的漫漫风沙，蹚过了贫困的深
深河流，终于在这片曾经干涸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
果。

白墙红瓦之下，是千家万户的安稳日常；城市灯火
之中，是无数普通人正在书写的命运新篇。西海固的梦
想正在实现——它以最朴素的方式，写在每个舒展的笑
脸上，写在这片重获新生的土地上。

今夜，在西海固香甜的梦里，我听见了花开的声音。

西海固的梦想
东山（太白湖新区） 立春

史月华（梁山）

节序轮回又一春，乾坤万里物华新。
风开柳眼梳妆醉，鹊上梅梢报喜频。
九域冰河初解冻，千山草木暗舒身。
惊雷始振蛰虫动，创业催征逐梦人。

七律·风筝
王相雷（邹城）

彩翼翩跹向太清，漫夸身世与云平。
萦盘碧落疑仙客，闲逐晴光笑燕莺。
可叹沉浮牵一线，堪怜高下系长缨。
莫言俯仰三千丈，得失全由掌上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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